
从封闭院落寄出的书简（二）

——来自北海麻风院的消息

麻风院里的年轻病友

李俊昌进入麻风院时是一位年轻的患者，他个子较高，是一位衣冠整洁的文化人。
院里也有一些比他年轻的病友，但他们大多是文盲。他寄出和收到的书信很多，这让
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年轻病友很感兴趣。他在 1933 年写的一封书简对这些趣事是这样描
述的：“集邮不是病友们的嗜好，但是，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来信毫无疑问地将激起大
家的兴趣。一天，邮差除了给我送来常见的一堆报纸外，还有几封信件，其中一封来
自英国。有一位新来的病友，由于脸部变形（受麻风杆菌侵蚀所致），平时特别害羞且
沉默寡言，现在强烈的好奇心使他忘记了羞怯，他问那封贴有奇异邮票的信从哪里来。
在得知信来自英国时，好奇心促使他继续追问。例如，他闹不明白，信怎么可能来自
那么遥远的英国，他也无法理解，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又与那个赫赫有名的国家有什
么关系。在这位充满好奇而又头脑单纯的年轻人看来，‘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因此，
他就自然想象不到这‘两者’怎么能够联系在一起。”

李于是和这些充满好奇心的年轻病友讲《圣经》中耶稣的故事，然后讲东方和西
方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传教团是如何帮助北海建立医院的。

麻风院内的病人在听无线收音机（白圈内为一位病人在开收音机），左一前头高个子病人（穿白衫裤者）

为李俊昌。

李在书简中还讲述近期(1933 年间的某一时期)麻风院接收好几位新来的年轻患者
的情况，他写道：“朋友们或许有兴趣知道，我们近期接收了好几位上述情形的病友，



他们多数是十几岁的男孩，聪明、乐观、积极向上。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就快乐地安顿
了下来，而且信心十足，相信在几年内他们就可以康复出院。在医院里，他们既学习
阅读和书写，也学会做许多有趣而且有意义的事情。可以想象，假如这些人没有机会
获得基督教的慈爱和同情，他们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身体变形，无助无望，过着最恐
怖的生活。最后一位住进医院的是个女孩，她声称自己 19 岁，脸色苍白，个子矮小，
一副病容，从外表看，人们会把她误看成只有十二三岁。刚在医院呆了几个星期，她
的情况就发生了十分惊人的良好转变。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乐观的病例，我们信心百倍，
相信她的身体状况会不断转好。”

麻风院主要是治疗麻风病，但有些病友也患有眼疾的，院里的医生都尽可能给予
治疗。李在书简中是这样记述的：“虽然多数病友的健康都比较好，但也有好几位状况
比较差。有几位视力不好，刚入院的一个男孩患有近视，医院为他提供了适度的眼镜，
让他能看清周围的一切，用他自己的话说，‘看东西清楚了十倍’。但另外一些弱视的
病友，由于麻风病的严重损伤，医院却无能为力。其中一人完全失明，而且麻风病己
进入晚期，他的状况确实令人怜惜。他会认字，但由于神经遭到损伤，手指已经失去
感觉，已经不能学习盲文。尽管这些残疾给他带来许多不便和障碍，人们却极少听到
他抱怨。这位不幸的兄弟承受严重痛苦的勇气，证明他拥有能够理解一切的宁静心灵。”

李在书简中还特别提到通过基督教友们的慈善
捐助，得到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这是当时北海稀有的，
长期与世隔绝的病友们将建立起与外界的联系。

麻风院将迁址市郊新址

20世纪30年代前期，麻风院因和市区近在咫尺，
广大市民害怕传染而意见很大。于是，这一辖区的
甲长与商绅联合呈文，向合浦县政府和广东省民政
厅告状，要求“出示严禁，把麻风病人驱逐出境”。
在这关系到麻风院存亡的紧要关头，李俊昌写了一
书简，从其内容可看出，此书简是寄往英国安立间
教会的。先是把麻风院的医疗和传教的成果一一罗
列，然后把存在的问题也如实反映，最后婉转地提
出，希望远方的基督教朋友，继续给予北海麻风院
“慷慨的关心和一如既往的支持”。（早在 1890 年，
英国安立间教会便为北海麻风病人的安置和治疗创
建了基金会，得到众多海外基督教朋友的支持）。1935



年至 1936 年间，在广东省民政厅、合浦县政府，以及“国际麻风病救济会上海分会”
和“英国圣公会”的支持下（后两会负责整个迁院费用），使麻风院将搬迁到市区远郊
白屋新址。

有朋将自远方来

1935 年冬，北海麻风院双喜临门。喜事一，在国内外有关团体和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麻风院获准迁址，从封闭狭窄的旧址将迁到开阔且充满阳光空气的新址；喜事二，
在此大喜的日子里，众病友最为敬爱的柯达夫人不顾年迈之躯，从大洋彼岸的英国再
次乘船来到北海，与病友们一起共庆麻风院迁址。


